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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范式
*

王立胜 杜武征＊＊

【摘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是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一个有力彰显。毛泽东时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对西北边疆的建设性改造，使新疆成为新中国区域主义治边的范本，它是确保边疆区域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强大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直遵循着毛泽东的嘱咐，发挥着作为“生产队”、“突击队”和“战斗队”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发

挥着区域主义治疆的强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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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疆问题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难题，也

是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难以避开

的敏感话题，有着不同于内地的最大 “异质性”。
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在治边问题上主要

采用了族际主义模式。例如，周平认为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

际主义的方式”① ; 云南大学的王江成则认为，
“且把对陆地边疆问题的治理笼统的归结到民族
问题的治理中来，既强化了民族问题的界限，又

忽视了边疆地区的区域治理”②。综合以上两类
观点，笔者认为新中国的治疆模式是族际主义和

区域主义的并向采用，这一点可从民族区域自治

的制度特质上得到有效确证。2005 年 5 月 27 日，
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 “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

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③也
即是说，“区域”向度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民
族地区的一个制度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区域主义”的实践范导作用。那么，究竟什么
是区域主义的治疆模式呢?

(一) “区域主义”: 一个多重向度的理念
恩格斯曾指出: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

间和时间。”④区域 ( area) 是一个多角度、多层
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一些基本层意也与地区

( region) 相同。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区域的
界定就有所不同。政治学通常认为，区域是国家
管理的行政单元; 社会学经常将区域看作是具有

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等的人类社会聚
落; 地理学则通常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壳的地域

单元，如《牛津地理学词典》中所指出的，区域
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
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⑤，从而强调整个
地球由无数区域组成。也即是说，区域体现的一
定是地理和地缘的相对差异性，可用俗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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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 “十里不同俗”来界
定，但前提是区域的存在。并且，这种区域概
念，既可以是国际或者周边关系的区域，也可以

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域，从而衍生出基于国

家内部的区域主义思路。

区域主义，在国内外的学术话语中，大部分

都与国家层面的地缘关系挂钩。这方面的观点所
指甚多，例如: 其一，区域“是一个多种共同因
素塑造出来的有着地缘色彩的国家政治经济概念

……是国际体系中现实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一种
以经济合作和解决共同问题 ( 如市场、发展、安
全和生态) 为中心的次级国际体系”①。其二，

区域主义不仅有外在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关系解

读，更有一个国家内部区域的可理解空间。尹枚
认为，“区域主义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国家之上
的层次，一是在国家之下的层次”②。其三，区
域主义“从目前来看主要有经济说、政治说、主
观建构说和综合说四种观点”③。王在亮认为，

区域主义就是一种“坚持认为区域层次安排是实
现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法的信仰，体现的是一种

对区域秩序的价值追求”④。其四，舒尔茨所言
的区域主义“表示正式的、往往是由国家主导的
计划、过程，或者是一组规范、价值、目标、观
点，或者是一种国际秩序或社会的类型，它是带

有一定目的的政治、经济或安全合作进程”⑤。

在此，无论是国家之下的层次，实现国家利益的

最有效方法的信仰和区域秩序的价值追求，还是

国家主导的计划、过程，一组规范、价值、目
标、观点，或是一种社会类型，显然都带有国家
地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进
程。此外，著名学者汪晖在论述“跨体系社会与
区域作为方法”时，指出了 “地方的非地方性:
稳定与流动的辩证，区域的中心 －边缘及其相对
化……”⑥ 等问题。笔者认为，汪晖以区域主义
以及区域作为方法的观点，较为成功规避了一个

难题——— “一旦以族群划分政区，势必形成对这
一区域内其他族群的压抑、排挤和驱离”⑦，从
而比较接近当前比较流行的新区域主义，“新区
域主义概念内涵具有相对模糊性、多意性，因而

新区域主义概念的弹性度相对较大”⑧，即区域
主义的内涵是多维的。所以，区域主义不能仅仅
是局限于国际层面以及国家周边关系的认知和理

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主义也可以理解为

统一国家内部的区域语境。
(二) “区域主义”的新范式: 应中国共产

党治理新疆而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

实践过程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组建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这是对民族地方的区域主义治理典型。

之所以选取新疆建设兵团，一方面，其本身就是

一个行政单位，在新疆地区内有着各层级的行政

区划及其所驻地域的典型; 另一方面，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是以汉族干部和人民为主体的，这一组

织里面的汉族群体在新疆社会能够存在，有赖于

一个法理依据，即“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
域”，是多民族共存的边疆区域。汉族干部和人
民对于新疆发展的意义，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宣传要点》中已经有所定位: “没有汉族干部
和人民来新疆参加工作和建设，今天新疆的面貌

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转变，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就不可能有这大的发展。”⑨ 由此，可以进行明
确的定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能够在新疆

组建和发展，汉族干部和人民之所以能够来新疆

扎根和定居，首要的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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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合理性，而不是人为的民族划分属性，更不

是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不良民族情绪者和国外的
所谓智库专家学者散布的 “侵略殖民和移民机
构”以及 “某一区域绝对等于某一民族”的地
方民族主义。依据张紧跟的观点，区域主义体现
的是政府主导的区域整合现象，是一种 “区域行
政管理模式”①，这种区域主义的解读显然与毛
泽东语境中“区域”的逻辑前提不谋而合，他们
都是在“所言区域是中国的区域”这一逻辑语境
下阐述问题的。而且，依据顾光海在其博士论文
中的观点，“新疆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人文环
境和地理环境，使中央政府在这一区域实质上实

行了两个相对独立主体的协同治理”②。为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仅是一种稳疆的模式，而且

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有效的现实载体，更是规

避族际主义治疆弊端的有益补充，从而使新中国

在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下实现了对民族区域

的改造和整合。所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
建，彰显的新中国的区域主义治疆理念，不仅是

理论的、想象的和思维的，更是实践的、现实的
和可操作执行的。

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新疆建设兵团，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

晶，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光辉成果。新疆建设兵
团的组建和发展，在社会功能性方面，具体可表

现为: 一是在社会群体性的力量对比方面，奠定

了民族之间关系和谐的现实基础; 二是在社会动

力方面，一定程度上力避和抵制了极端宗教和民

族分裂思想产生及蔓延的根基; 三是形成了打击

暴力恐怖主义的基层主体和社会群体性力量。并
且，以汉族干部和人民为主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组建和发展，促进了新疆原有社会结构的调

整，起到了新疆整体社会结构实现现代化和最优

化的社会功能。直至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
解决民族团结途径的社会功能方面依然是新疆实

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最重要载体，依然发挥着

区域主义治疆的重大效用。由此，笔者认为，区
域主义的治疆模式，之所以如此重要和值得提

倡，根本的缘由就是以区域的内外整合功能，可

以有效地减轻边疆社会与内陆社会的 “异质性”
和“固化性”，从而有序地扩大边疆和中心地带
的“同质性”和“流动性”，防止不同民族之间
的空间区隔。由此，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时代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与发展进行重新梳理和解读。

二、区域主义的治疆主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及其作用

195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
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他对驻疆部队号
召: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
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
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

祖国。”③ 此后，中央与驻疆部队历经多番关于
改编和建置的协商，最终于 1954 年 12 月 5 日正
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④ 对此，江泽民在视
察兵团时曾明确指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
是毛主席亲自作的决定”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没有毛泽东思想，

就没有生产建设兵团”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成立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有效

的载体，其所因在于:

(一) 人民军队就地生产的逻辑前提: “新
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
人民军队在完成解放新疆任务之后，需要在

新疆地区从事生产，它不仅有维持自身生存和发

展的现实需要，还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
这一历史事实所彰显的一个大逻辑前提是: 新疆

是中国的区域，人民军队就地从事生产是合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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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任何中国人、中国的任何民族来这里也是
合理合法的。对此，《共同纲领》中已经有明确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

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

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① 此
外，毛泽东在签发的 《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
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 “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

外，应当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

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

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

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② 从此，“兵团存在
的合法性就在于其社会价值被人们所接受、认可
和服从，进而获得合法性和支持”③。自驻疆部
队就地专业从事生产开始，新疆这片区域就已经

长出了民族交融的嫩芽。作为区域主义治疆力量
的驻疆部队需要在确保战斗力的基础上，维持边

疆的社会秩序，国家和人民的负担，这不仅是为

了实现新疆地方区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更是避

免依靠新疆地方政府的供给而 “吃地方财政”，

从而加重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一些国外反动势
力鼓吹兵团来新疆就是 “掠夺资源”或是 “抢
饭碗”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
(二) 人民军队自身的属性和现实条件决定

了其能够担当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主体

人民解放军的“劳动队”属性，决定了其在
边疆从事生产的过程特质，即需要延承 “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革命传统，这也是新中国能够
实现区域主义治疆的内在要素，而人民军队在新

疆从事生产，是其能够在边疆扎根的现实条件。

正如毛泽东在 《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
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这一生产任务能够实
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
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

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担负过生产任务，

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 并且，“还因为
在战争结束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

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
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④ 进而，

一方面，毛泽东勉励驻疆的人民解放军在民族区

域进行革命生产，要有吃苦耐劳、克服艰难的光
荣传统，要在革命中训练出劳动技能和生产经

验;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点出了人民解放军从事

生产的必要性，即驻疆部队成为区域主义治疆力

量而必须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实现区域内的改造

和整合，并为新疆区域社会的建设性改造奠定主

客观基础。因而当年毛泽东一声令下，驻扎在新
疆的 10． 55 万人民解放军就毫不犹豫的、迅速
的投入到艰苦卓绝的生产和创业进程当中。
(三) 和平时期的中心环节和特殊区情决定

了人民军队在此区域从事生产的必然性

人民解放军从事生产，是和平时期建疆任务

的中心环节。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为了克服战
争创伤所带来的经济建设困难，“人民解放军则
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

共同克服此种困难”⑤。王震在《方针与任务》更
是指出: “新疆十九万三千人民解放军负有守卫祖
国边防 －帕米尔和昆仑山，警卫新疆全境，肃清
土匪特务，严防奸霸和封建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

坏，加强训练等项任务，这是国防军的光荣任务。
围绕着这些任务的中心环节就是生产建设。”⑥ 所
以，人民解放军在新疆这片民族区域从事生产的

功能，不仅是实现区域主义治疆和平属性的必然

要求，更是维护特定区域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

守卫边疆，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
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敌对势力的群体性力量。并
且，这一从事生产的属性已经上升到国家区域的

战略高度，从而在配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

过程中实现新疆地方区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归结起来，新中国进入新疆的主体力量就是

和平解放新疆的人民军队，而新疆生产建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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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就是以和平解放新疆的人民解放军为主而组

成的。毛泽东同意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
为了使新疆治理实效化，从而在现实中彰显新疆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的边疆区

域。这是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现实依据，也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载

体和方法的体现。它的存在彰显了“区域”的属
性，它的发展内含了 “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

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

被赋予更多的“区域主义治疆”内涵。

三、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
兵团对新疆地方的建设性改造

过程，也即是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的统

一。区域主义的治疆过程，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对新疆区域社会实现建设性改造。伴随这一过
程的是兵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功
能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指示中曾特意强调:
“要帮助解决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
他困难问题。”① 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建设兵团这一治疆主体政治上的关心、工
作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关爱。进疆前，毛泽东特
意指示进疆部队: “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
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② 从而赋予了进疆部队
以及由进疆部队转化而来的区域主义治疆主体更

深的含义和更多的职能。
(一) 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为实现特定区域

自然生态的改造树立了典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过程的一开始受

到了各种自然、生态与环境等条件限制。首先，

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军队驻在全疆各
地……要根据气候、土质、水量情形来决定”③，

从而“发展新疆农业生产须兴修水利”④。另外，

生产建设兵团“在开发山区时，要特别注意做好
水土保持工作，封山育林育草，严禁在陡坡开荒

和毁林开荒，真正做到土不下山”⑤。其次，农
牧业科学技术的制约。为此，“请专家讲授农牧
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以提高干部指导管理生产

的能力，克服保守思想，发挥集体劳动与使用苏

联农具的效率，推广优良品种，提高棉麦单位面

积产量”⑥，就是必要的。最后，劳动力资源的
制约。为此，党中央曾经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以支援边疆。陈云在讲话中指出， “像柴达木、
克拉玛依戈壁滩和新疆大面积垦荒区，至于用什

么方法动员人去是另外一回事”⑦，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则是知识青年进疆支援的首要平台。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和自然条件

限制，在“不占用地方土地、不与民争利”的原
则下，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
两大沙漠边缘和边境线上大规模开荒造田，兴修

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排盐治碱。许多农
师兵团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和沙漠边沿上落地

生根，凸显了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拓疆功能，

实现了对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的改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十

分注重新疆地方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和环境保护问

题。正如贺龙在听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
汇报后的讲话中所表扬的: “你们来了，沙漠变
成了绿洲良田，戈壁滩变成了绿洲良田，盐碱地

也变成了绿洲良田，这是不容易的。”⑧ 这使得
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自

然生态的改造、保护和建设方面，以先进生产的
模式而示范于民族地方。并且，在解决劳动力这
一关键性问题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地方

性和非地方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有机统一，加
速了兵团和地方以及特定区域和内陆社会的人际

流动和交往，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呈现多

元性、交融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从而为持续进行
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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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典范。
(二) 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为实现特定区域

社会的整合奠定了物质基础

兵团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的条件

和现实需求，在配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过

程中实现了产业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对此，王震
在《方针与任务》中曾指出，“军队从事生产建
设，首先一定要扩展农业生产”①，“为建设工业
化的新疆打下有力的基础”②。王恩茂亦曾指出:
“我们部队从参加生产开始，就是实行多种经营
的，经营了农业、畜牧业、运输业、建筑业、供
销合作事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这是对的。”③

新中国在从事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中，一开始是

从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自身生存状况而开展

农业建设的。兵团克服了区域间的空间阻隔，即
边疆远离内陆、交通运输艰难和商品交换相对滞
后的弊端，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即使在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困难时期，兵团依然能够

保持自身“吃喝不愁”的状态。当然，单纯的农
业生产并不能满足兵团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只

有把农业和工业建设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保证

兵团生存和发展的长久需要，这也是毛泽东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 “工农联盟”式工业化路
子。而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层次性
和多样性，并不是脱离民族区域的地域性而孤立

存在的，它在促进兵团同地方的产业协作和民族

交往方面显然是互动的。在此，兵团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周边，探索促进民族

团结、兵地团结、宗教和谐、双语教育、文化引
领的途径方式，推动建立公共资源联手服务机

制。兵团在民族区域实现的生产过程，为民族区
域经济的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支援、互动和融
合基础，为民族区域的地方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生

产示范作用，从而为实现民族区域社会的整合，

以及整个新疆社会融入新中国的大家庭奠定了扎

实的物质基础。正如第一位全面介绍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西方学者唐纳德·麦克米伦 ( Donald
H． McMillen ) 在其 1981 年文章中所言的: 兵团
“为新疆整合到新中国的进程创造了条件”。④

(三) 兵团从事生产过程表现出的革命品质

为先进文化示范民族区域提供了精神性动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过程的开始阶段

处于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下。这一点，从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直接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现状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视察时的讲话》中特意强调的“第四句话是艰苦
奋斗”⑤。王震在 《方针与任务》中 “指定各部
屯垦区首先用帐篷、蒙古包、简筑地下平房，以
资‘聊避风雨’的住处”⑥。兵团作为区域主义
治疆主体，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是需要

一点精神的。新中国在实行区域主义治疆的过程
中，充分地调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革命的精神

动力，发挥兵团的主体能动性，克服了自然 －社
会不利的客观条件和因素，实现了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承受性和抗压性。
另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

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因为充分发挥人民军队政

治动员优势，激发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地方党委的工作职责，

也是党组织在边疆区域的自我改造。正如王震在
《方针与任务》中指出的: “我们要反对不愿参
加劳动生产过程的剥削阶级和军阀主义分子，反

对将人民当奴隶，专来吸吮人民血汗的寄生思

想。”⑦ 由此可以明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
以能够克服艰难险阻扎下根来，之所以能够克服

从事生产过程的艰巨性和制约性，与自治区党

委、兵团党委正确领导和政治动员激发是分不开
的，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家大力支持

是分不开的，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身的主体抗

压性和精神动力是分不开的。并且，新疆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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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兵团还维持着战争年代高度的政治纪律性和行

动一致性等革命传统，因而在政治动员方面，能

够将生产热情升华为革命的精神性动力，进而激

发了作为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自我超越境界和耐

力，从而在精神引领和先进文化方面给新疆民族

地方做出了示范，为新疆地方区域内的各民族大

团结提供了先进文化的精神性动力。
(四) 兵团从事生产的过程增进了新中国民

族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各民族大团结

毛泽东曾对军垦战士指出，“我们要诚心诚
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①，进而告诫军垦战士，在农业生产时，必
须注意不要因为开荒引起水灾，不要因为争地而

引起人民不满②。周恩来更是指出， “你们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哪里人都有

……你们还要吸收一些兄弟民族，可以搞一些民
族生产队”③，由于 “民族团结不是靠一两个突
击工作就能够做好的，而是要做长期的工作，要

各个方面打破界限才能够团结”④，所以 “今后
生产兵团所办的农场，除继续吸收内地来的移民

外，还可吸收附近的居民参加”⑤。兵团在从事
生产之初，就按照毛主席 “为各族人民多办好
事”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
做法。“据兵团政治部 1959 年 9 月关于《兵团十
年来支援自治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披露，仅
新中国成立后前 10 年……无偿为各族群众代耕
代播、代收土地 4378 余亩，支援劳力 951700 个
工天，畜力 1027852 个工日。为农业社调换各种
优良品种 9712200 余斤……赠送各种农具 42940

件、农药 4800 余斤，转让已经开好的土地 61 万
余亩……修建房屋 1318 间，为各族人民医疗疾
病 395480 余人……无偿接济和赠送贫困农民食
粮 1921500 斤。”⑥ 正是区域主义治疆主体的这些
有力的、扎实的民族团结行动，高度融入新疆社
会，长期与地方各民族毗邻而居、和睦相处、守
望相助，民族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构成了各

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 “嵌入式”社会发展模
式，做到了边疆同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
同繁荣，增进了新疆区域内和新中国区域之间各

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热烈

拥护和支持。当地各族群众也在土地、水利、草
场、矿山资源等方面，无私地支持兵团的发展壮
大。并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干部队伍建设方
面，畅通干部的交流渠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兵地干部交流任职、挂职兼职，让干部融合
成为兵地融合的重要抓手，吸引了更多地方各族

干部人才到兵团工作。由此，使得新中国在区域
主义治疆的过程中，改变了新疆地方区域社会的

旧有结构，实现了民族区域的社会经济再造，使

得“民汉一家亲”成为真真切切的事情，兵团也
由此成为“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贺龙元帅
曾评价，“民族问题解决得好。它不是从表面上
解决的，是从根本上解决的。这种团结是发自内
心的，是从阶级感情上流露出来的”⑦。由此可
知，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民

族区域 “一体化”的建构过程。当然，这种
“一体化”的建构，不仅是某一个区域的兵团和
地方一体化，更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一体

化，从而激发区域意识和区域认同，走向统一国

家内部不同区域和区域内部的 “共通社会”，进
而打破新疆地方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一切隔阂和

界限，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四、区域主义的治疆范导:
毛泽东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定位

针对兵团存在的时效性问题，毛泽东曾指

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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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①。在此，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从事生产的长期性，表明了新中国区域主义

治疆的长期性原则。这一方面是基于历史渊源的
正确决策，因为 “在新疆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

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西域乱”②。另一
方面也是对取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力回击，

“我们特别需要批驳一种观点: 新疆不需要兵团，

兵团在新疆的存在破坏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③，

更需要批驳 “完成了屯垦戍边的使命，该撤销
了”的论调。为此，区域主义治疆主体所彰显的
不是特定区域的 “冲突论”，在其现实性上是
“兼容论”，在其更高的指向方面是 “过渡论”，

从而践行兵团 “经济上是加快新疆开发的生产
队，政治上是维护新疆稳定和祖国统一的突击

队，军事上是保卫西北边防和防御外敌侵略的战

斗队，民族关系上是增加民族团结的工作队”④

的区域和国家的双重属性。
(一) 兵团是保卫祖国边疆和边防区域安全

的一个强大力量

针对兵团在新疆所发挥出来的独特作用，毛

泽东曾称赞道: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
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⑤ 所以，在根本宗旨
方面，“生产建设兵团是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的
一个强大力量”⑥。在此，区域主义治疆的原则
性，不仅体现为和平稳定时期的单一生产功能，

更体现为“非常时期”辨别 “大是大非”的政
治属性功能，不能因为生产发展的矛盾方面，而

忽略维护边防安全、民族关系团结等任务，这一
点可以从“平息富蕴暴乱”、“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三线建设，以及对“伊塔事件”的处理过程中
体现出来。1962 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连续
发生居民非法外逃事件，事发之后“根据国家部
署，兵团调遣了 1. 7 万余名干部、职工奔赴当地
维护社会治安，施行代耕、代牧、代管，并迅速
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哈密地区和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等长达 2000 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建
立了纵深 10 公里到 30 公里的边境团场带。这对
于稳定新疆、维护国家边防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改善了国家西北边防的战略态

势”⑦。并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边防部队一
起担负着 2019 公里的守卫任务，构筑了一道坚
不可摧的国防屏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由此成

为祖国边防永挪不动的界碑。在此期间，毛泽东
作出了指示: “农业师每年要有三个月时间的训
练，边防要做些工事。”⑧ 邓小平更是指出: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这等于正规军。你
们要把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起来。”⑨ 正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断，确保了 “非常
时期”祖国边疆和边防区域的安全。从“少数民
族分裂主义分子把兵团视为进行分裂活动的最大

障碍”瑏瑠，更可以看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新疆
安全的重大意义，另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期间，兵团派出 1100 多人和 400 多辆汽车，出
色地完成了调运物资、抢救伤员、押解俘虏等任
务，有力地支援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瑏瑡; 在
“反蚕食斗争”中， “新疆兵团边境农场的民工
和职工，为了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面对强

敌，不屈不挠，展开了反蚕食、反破坏、反敌特
的英勇斗争，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瑏瑢。

所以，区域主义治疆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维持

新疆地方区域的社会稳定，更是为了应对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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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祖国边疆和边防区域的安全，从而彰显
区域主义的治疆功能。而且，“历史证明，在新
疆必须坚持屯垦与戍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才能完成保卫边疆与建设边疆的重任”①。
(二) 兵团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实现特定区域

的社会稳定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

中央赋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职责，也是实

现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为此，1963 年 9 月
27、28 日，毛泽东专门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讨
论新疆出现的问题，就防范国际敌对势力渗透、

保持新疆的稳定多次发表讲话。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曾经被撤销、后决定恢复的过程中，邓小平
与王恩茂的谈话中更是明确的指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

核心。”② 这一点，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三
股势力”破坏活动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危害日益凸
显的情况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统一部署，

在所属师、团、连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应急民兵
营、连、排，随时应对各种暴力恐怖突发事件，

在反恐维稳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尤其是 1990

年阿克陶县巴仁乡 “4·5”事件、1997 年伊宁
“2·5”事件发生后，兵团民兵发挥熟悉情况、

就近就便的优势，快速反应、迅速出击，与武警
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联动，共同打击了暴恐犯

罪，维护了新疆社会的稳定。而在 2009 年乌鲁
木齐“7·5”事件发生后，兵团迅速组织民兵担
负起执勤、巡逻和对重点目标的守卫任务。进入
21 世纪后，兵团发挥了出兵迅速、应急果断、

处置坚决的优势，狠狠打击了“三股势力”的气
焰，赢得了中央的赞誉和信任，成为 “三股势
力”无法逾越的屏障，兵团也由此成为“安边固
疆的稳定器”。这表明作为区域主义治疆的主体
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解决“三股势力”问题
和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当前，兵团正
着力建设全国一流民兵队伍，建立融生产、训
练、执勤、应急于一体的民兵常态化轮训备勤机
制，在维护稳定上，同地方共同构建兵地一体、

上下联动、应对及时、处置有力的维稳反恐体

系，加强兵地相互配合，积极参与地方重大突发

案件处置，共同做好社会面联防联控，合力维稳

反恐，从而在新疆整个区域的现实群体性力量方

面，彰显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 “大是大非”辨
别功能。
(三) 兵团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实现特定区域

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针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经济社会

功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人民解放

军参加生产，“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
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③。为此，王恩茂在
讲话中指出: “要有大量的粮食、棉花、油料、

活畜、畜产品上缴给国家，供应国家出口的需要
和支援自治区、内地工业发展的需要。”④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不仅为国家节省开支，更

是有利于新疆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于

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对此，王震在 《方针
与任务》中特别强调: “我们不是与民争食，相
反的要助民求食，我们要以集体劳动、集体经济
的优越条件，示范于新疆人民。”⑤ 据相关资料
统计，“到 1966 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农业
总产值 9． 77 亿元，占自治区的 26． 3%”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生产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

兵团的发展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

整个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给民族地方作出了示

范。这一点在朱德的讲话中是得到明确肯定的，
“现在生产兵团已经成为亦工、亦农、亦商、亦
学、亦兵五位一体的典型示范，实际上就是一个
最先进的大公社”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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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全面的，既是“五位一体”对特定民族区域
的跨越式发展、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 “引擎”

和“压舱石”示范，更是从精神性的层面以先进
文化示范民族区域的地方要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坚决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思想状态，从而
“创造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地迅速地发展农、

工、牧业生产，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的成功经验”①，彰显了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
软区域主义和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功能。所以，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无论是过去的 “五位一体”，

还是现今的“党、政、军、企”合一，都有利于
促进新疆民族区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有利于新

疆民族区域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稳疆
固边，所彰显的是区域主义治疆的核心功能，其

它定位所彰显的是区域主义治疆的边缘和派生功

能，它们在内部联系和作用方面是相互促进、不
相矛盾的，并共同彰显新中国区域主义治疆的本

质属性和大逻辑前提。

五、结 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发展和壮大是新
中国区域主义治疆全过程的生动体现，它充分彰

显了毛泽东屯垦思想的伟大意义，“是毛泽东思
想中爱国主义思想、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的紧密
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农垦事业实践经验的科学

总结，是党和国家制定农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

据，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

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②。

时下，尽管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些 “怪
论”和“非议”，但“把兵团屯垦戍边工作放到
边疆历史长河中、放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
化中、放到新疆稳定和发展大局中加以观察，其
深远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③。“新疆兵团不仅
是兵团人的兵团，不仅是新疆人的兵团，而且是

全国人民的兵团，是中华民族的兵团。”④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曾经被撤销，但在时隔六年后又

“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⑤。为此，王震曾
明确表态: “解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

的。”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被重新恢复，
根本的现实缘由是因为其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调节社会结构、
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
加速兵地融合发展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屯垦
戍边和保卫祖国边疆区域安全和稳定等区域主义

治疆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它既是新疆
社会互动的示范性群体力量，又是缓解新疆底层

社会局部冲突的减压阀，是促进新疆社会结构最

优化的驱动力量。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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